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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突尼斯总工会是突尼斯代表性最高、动员能力最强的工会组

织。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突尼斯总工会从解放斗争时期到民主政治转型

时期深度参与到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呈现成员构

成多元、政策立场独立、历史底蕴深厚、组织结构完整、行动方式灵活等特

征。然而,受突尼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限制,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妥协性

较为突出。突尼斯政治体制特点导致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趋于无序化。政

治定位和政党偏好上的摇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不同诉求给突尼斯总工会

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发展战略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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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是联系公民与国家的纽带, 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

动。① 广泛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基本条件, 而且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

面。 在当今政治生活中, 选举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但由于

选举程序不透明、 精英阶层固化、 政党代表性弱等问题, 选举这一制度化

政治参与方式通常难以真实表达民众的政治偏好。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面临

制度性危机的情况下, 社会行动者不断探索新的民主场域与制度可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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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其较强的动员能力和较为完整的组织架构通常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组

织之一。 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 工会通过组织社会运动, 开拓公共空

间, 凝聚政治共识等方式推动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作为民众实现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 工会等社会组织值得学界和政治实践者深入

研究。

突尼斯工会历史根基深厚, 自主性较强, 在突尼斯政治发展的各个阶

段扮演着重要角色。 “阿拉伯之春” 爆发后, 突尼斯是唯一成功避免政治动

荡、 平稳推进政治转型的北非国家。① 突尼斯总工会 (Union Générale Tunisi-

enne du Travail, UGTT) 是突尼斯代表性最高、 动员能力最强的工会组织。

突尼斯总工会深度参与到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 在突尼斯政治现代化道

路探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关于突尼斯政治的研究主要涉及突

尼斯政治转型、 突尼斯政党制度等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

尚未从社会视角聚焦以突尼斯总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② 国

外相关研究通常运用西方民主理论分析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转型时期的作

用, 但尚未从政治参与视角探析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

扮演的角色。③ 本文旨在回顾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参与

作用, 分析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特点并探析当今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

参与所面临的困境, 以期呈现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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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的位置和作用。

一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角色的历史演进

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其政治参

与经历了从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组织到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的转变。 突

尼斯总工会在当今政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是其历史角色的延伸。 认识突尼

斯总工会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需要考察其在突尼斯不同历史时期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殖民统治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大部分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类似, 突尼斯工会的产生并不是经济社

会结构中劳工和资本冲突的产物, 而是受宗主国社会运动和思潮外部刺激

的结果。① 突尼斯在 1881 年沦为法国保护国之后, 殖民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外国移民不断增加。 20 世纪初, 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 突尼斯出现

了由法国人、 马耳他人、 意大利人以及少量突尼斯人组成的工会———工人

总工会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CGT)。② 但是, 该工会隶属

于法国总工会, 由法国工人主导。 在工会内部, 突尼斯工人由于数量少、
力量小, 处于边缘地位, 其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突尼斯早期工会主义者穆罕默德·阿里·埃尔·
哈米 (Mohamed Ali El Hammi) 同社会活动家塔哈尔·哈达德 (Tahar Hadd-
ad) 于 1924 年 12 月成立了突尼斯第一个本土工会———突尼斯工人总联盟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Tunisiens, CGTT)。 这也是阿拉伯世

界第一个民族工会。 为保护突尼斯工人的利益, 突尼斯工人总联盟多次组

织工人罢工, 对法国殖民统治造成威胁。 由于其较强的激进性, 突尼斯工

人总联盟最终在殖民者的逼迫下解散。 虽然突尼斯第一个工会组织没能得

以存续, 但这次工会实践刺激了突尼斯民族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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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早期工会运动提供了组织和思想基础。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殖民主义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突尼斯民族解

放运动走向高潮。 1946 年 1 月, 法国总工会突尼斯分支成员法哈特·哈其

德 (Farhat Hached) 脱离该组织创建了突尼斯总工会。 突尼斯总工会得到

了国际支持, 吸引了大多数突尼斯工人的加入。 突尼斯总工会在为突尼斯

人民争取社会、 政治权利的同时, 不断发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罢工和示

威游行, 支持和声援民族主义政党新宪政党 ( Néo-Destour) 领导的民族独

立斗争, 增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 由于殖民当局对新宪政党的残酷镇

压, 突尼斯总工会一度成为争取独立的主要政治运动, 承担了民族解放运

动的领导和组织任务。②

在殖民统治背景下, 突尼斯总工会领导的社会运动具有反剥削、 反压

迫的性质, 其目标和诉求超越了劳工关系领域。 作为先进力量的代表, 突

尼斯总工会将社会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两个 “反体系运动” 结合起来, 通

过罢工和示威游行持续施压加速了殖民统治最终瓦解, 为突尼斯主权国家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突尼斯总工会的出现是突尼斯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

其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 推动了

民族国家认同的初步形成, 开启了突尼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突尼斯总工

会在殖民时期的抗争经验奠定了其在突尼斯政治图景中的地位, 其在殖民

时期的斗争实践为其参与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二)独立初期:由国家战略支持者转向社会利益捍卫者

在突尼斯人民的抗争下, 突尼斯于 1956 年获得民族解放, 建立了哈比

卜·布尔吉巴 (Habib Bourguiba) 统治下的独立政权。 突尼斯总工会在独立

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突尼斯独立时总工会会

员规模达 15 万人, 仅次于新宪政党。 独立后, 布尔吉巴领导下的政府在加

强对突尼斯总工会控制的同时将其纳入新宪政党主导的法团主义体系,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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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巩固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支持。 一方面, 煽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的分裂,

将总工会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 限制其发展。 突尼斯政府通过扶持亲政府

的工会领导人, 分化工会力量, 削弱工会对政府的制衡作用, 使其成为新

宪政党的附属组织。 突尼斯总工会领袖法哈特·哈希德于 1952 年遭法国右

翼团体暗杀后, 艾哈迈德·本·萨拉赫 ( Ahmed Ben Salah) 担任突尼斯总

工会总书记。 为削弱艾哈迈德·本·萨拉赫在总工会内部的影响力, 突尼

斯政府于 1956 年任命身为新宪政党政治局委员的艾哈迈德 · 特里利

(Ahmed Tlili) 为新的总书记。① 另一方面, 通过向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提

供中央、 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实现政治吸纳。 1961 年 7 月, 为了拯救国民

经济, 布尔吉巴转而推行宪政社会主义路线, 恢复了萨拉赫的名誉, 任命

其为计划与经济部部长。 萨拉赫开始实施工业国有化、 农业集体化等一系

列计划经济改革政策, 在突尼斯推行 “宪政社会主义”。② 执政党对突尼斯

总工会领导人的政治吸纳巩固了政府的民意基础, 并使突尼斯独立初期的

发展路线符合总工会的总体诉求。 与此同时, 突尼斯总工会支持国家战

略, 积极配合宪政社会主义实验, 保障了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稳定的政治

局势。

20 世纪 70 年代, 宪政社会主义实验由于不符合突尼斯经济社会实际

而宣告失败。 突尼斯政府重新调整方向, 实行 “有限制的自由开放” 经

济政策。 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实施大大加深了突尼斯社会的贫富差距, 工

人的处境越发艰难, 不满情绪日渐高涨。 基层工会组织罢工, 抗议政府经

济政策不力。 在基层工会的推动下, 突尼斯总工会逐渐从附属于政权的组

织转变为推进政治经济变革的主要力量。 哈比卜 · 阿舒尔 ( Habib

Achour) 在 1970 年后执掌突尼斯总工会, 将其转变为反对政府经济政策

的堡垒。③ 突尼斯总工会和政府的紧张关系在 1978 年 1 月 26 日的全国大

罢工中达到顶点。 这是突尼斯独立以来工会发起的首次大罢工。 此次罢工

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 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 而且表达了政治多元化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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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罢工最终演变成反对布尔吉巴政权的政治运动, 包括阿舒尔在内的许

多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在此次罢工中被捕。 突尼斯总工会与执政党的关系

由此急剧恶化。

独立初期, 突尼斯总工会与布尔吉巴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从 “政治吸

纳” 到 “对抗冲突” 的演变轨迹。 突尼斯总工会在独立斗争中积累的群众

基础使其成为新生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突尼斯总工会被布尔吉巴政府

纳入国家政治体制, 其政治参与功能被制度化, 成为政权和民众间的缓冲

器。 此举强化了国家对社会力量的统合能力, 暂时赋予突尼斯政治结构一

定的包容性和稳定性。 但是, 在国家政策脱离国情导致经济社会矛盾激化

的情况下, 突尼斯总工会的基层组织率先发起罢工, 以社会抗争方式倒逼

工会高层与政权决裂。

(三)本·阿里统治时期:政权的合作方和制衡者

在突尼斯经济发展停滞、 政局陷入动荡的背景下, 时任总理本·阿里

(Ben Ali) 以总统身体状况欠佳为由于 1987 年 11 月发动不流血的政变, 成

为突尼斯独立后第二任总统。 本·阿里执政后, 政治上通过推行有限的政

治多元主义进一步确立其强人政治。 经济上全面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 加

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① 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性, 本·阿里政府在加强对突

尼斯总工会控制的前提下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② 一方面, 本·阿里政府

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同时保障工人的权益, 将突尼斯总工会的

诉求纳入经济决策过程中, 赋予其形式上的参与权, 使其难以提出激进的

经济要求。 在政府支持下, 突尼斯总工会定期与雇主协会就劳资问题进行

谈判, 使得突尼斯工人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缓解了经济自由化的社

会冲击, 但其政治参与功能被大大弱化。 另一方面, 本·阿里政权通过内

部渗透、 释放政治犯、 收买贿赂等手段来对突尼斯总工会领导层实现政治

收编和利益捆绑, 通过权力分配确保总工会领导层对其政权的忠诚。 许多

·082·

①

②

See Steffen Erdle, Ben Ali's “New Tunisia” (1987-2009) ： A Case Study of Authoritarian Moderni-
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10.
Kasper Ly Netterstrøm, “The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and the Advent of Democracy,” Mid-
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3, 2016, p. 387.



中央和地方的总工会领导与本·阿里政权关系密切, 甚至有些是执政党宪

政民主联盟的成员或议员。①

但是, 本·阿里及其领导的宪政民主联盟没有意愿将表面的多元开放

政策转变为真正促进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 面对本·阿里政权的渗透和

控制政策, 地方工会和教育、 邮政等行业利用组织分散性试图保持独立性。
2000 年和 2003 年, 在本·阿罗斯和凯鲁万的地方工会选举中, 左翼工会成

员成功罢免亲政权领袖。 突尼斯总工会领导层中约 1 / 3 的领导职位被激进派

取得。 工会内部的分化是突尼斯社会对政治现代化路径不满的缩影。 工会

成为不同政治理念的角力场, 客观上推动了政治多元意识的萌生。
可见, 突尼斯总工会在本·阿里统治下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性, 即

在合作与抵抗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复杂性揭示了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现代

化进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既是政权维护稳定的工具, 又是民众进行社会

抵抗的载体。 尽管对工会政治参与的压制在一定程度上换取了经济效率的

实现,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导致工会的有限合作无法掩盖经济政

策的系统性失败。 基层罢工及工会内部激进派的活跃逐渐瓦解了政权对社

会的全面控制。 基层工会成为推动政治抵抗、 聚集社会力量的阵地, 为改

革和推翻固有政治体制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四)“茉莉花革命”时期:革命的领导者和推进者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后, 突尼斯经济发展再次遭遇瓶颈, 本·
阿里的政治统治日益僵化, 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被持续消耗。 2010 年末

2011 年初, 一名 26 岁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引发了突尼斯境内一

系列民众抗议活动, 导致本·阿里政权倒台。 这场由民众主导的政治和社

会运动被称为 “茉莉花革命” 。 突尼斯总工会在这场政治剧变中再次展示

了其作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重要作用。 突尼斯总工会利用其广泛的基层网

络动员了大量工人和社会各界参与抗议活动, 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为

确保抗议活动持续有序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后勤和组织支持, 最终迫使本·
阿里政权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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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总工会在 “茉莉花革命” 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其一, 促使运动政治化。 革命早期, 抗议者仅以 “保障就业权、 促进

区域发展平衡” 等经济社会诉求为口号。 大多数工会主义者政治意识较强,

主张革命的政治化, 将经济社会诉求与政治目标相结合。 随着突尼斯总工

会的介入和指导, 反腐败、 推翻本·阿里政权成为革命目标。 在总工会的

引导下, 最初自发性的游行演变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 革命的政治化使运

动的目标超越了工人阶级的诉求, 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 使广大民众普遍

对革命产生了认同感。 这场运动从内陆地区蔓延至沿海地区。 突尼斯总工

会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组织全国范围总罢工, 最终导致本·阿里政权的倒

台。① 其二, 突尼斯总工会为革命参与者提供避难所和言论空间。 总工会及

其地方办事处致力于保障言论自由, 为反对派提供发声和讨论的平台, 成

为异见人士实现政治表达的稀有空间。 “茉莉花革命” 期间, 突尼斯总工

会, 特别是教师、 医疗卫生等行业工会以及地方工会办事处, 成为庇护政

治活动家的场所。 当反对力量受到威胁时, 他们常向工会寻求庇护。 其三,

协调不同参与群体之间的活动。 在突尼斯的革命过程中, 突尼斯总工会为

各类参与者进行了详细的任务分工, 促进不同组织和团体之间的紧密合作,

共同抵抗政权的镇压, 推动了革命进程。 例如, 总工会加强了与失业毕业

生、 律师等群体的合作。 工会负责日常组织示威和集会活动, 青年群体

(失业者、 大学生和高中生) 在夜晚与警方进行游击战, 律师则为政治犯辩

护。 这种分工不仅增强了抗议运动的组织性和持续性, 还确保了不同群体

的诉求得到更全面的表达和回应, 使部门性罢工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抗议活

动。 其四, 负责与政府部门的协商和调解, 确保抗议活动的持续进行。② 突

尼斯总工会在革命期间调解抗议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防止抗议者

陷入与政府的直接冲突, 避免其被捕或遭受迫害; 另一方面确保抗议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政府的许可和容忍。

“茉莉花革命” 期间, 突尼斯总工会一方面通过将分散的经济诉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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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的政治目标, 实现了社会运动的政治化; 另一方面利用其广泛的组

织网络和基层渗透力协调和动员社会不同群体, 建立跨阶层联盟, 实现了

对不同社会群体多元力量的整合。 突尼斯总工会的组织性和动员力使突尼

斯避免了军队介入的武装对抗, 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迭, 为突

尼斯成为唯一平稳推进政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奠定了基础。

(五)政治转型时期:政治危机中的斡旋方与调解者

“茉莉花革命” 导致本·阿里政权倒台, 结束了宪政民主联盟一党独大

的专制统治。 突尼斯进入政治转型时期, 出现了世俗主义政党和伊斯兰复

兴运动左右阵营对立的局面。 突尼斯总工会的历史声望和动员能力使其成

为各方信任的调解人。 作为关键的调解者和 “权力掮客”, 突尼斯总工会成

功地促成了多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 在政治过渡期内保障了国家的稳定,
促进了突尼斯政治转型进程。

本·阿里下台之后, 时任众议院议长的福阿德·迈巴扎 ( Fouad Meba-
zaa) 出任代总统。 迈巴扎在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后, 承诺在半年内组织议会

和总统选举。 但是, 由于突尼斯国内的各政治力量意见不一, 选举日期一再

被推迟。 在这一背景下, 突尼斯总工会召集各类政治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
发起并主持了 “保卫革命委员会” ( Committee to Safeguard the Revolution),
推行法律和政治改革, 筹备制宪议会选举。 最终, 制宪议会选举于 2011 年

10 月举行, 伊斯兰复兴运动以 41. 1%的得票率赢得大选, 成为议会第一大

党, 组建联合政府。
突尼斯独立以来, 世俗主义政党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伊斯兰政党

的崛起是突尼斯转型时期的重大变化。 世俗力量和伊斯兰力量的关系陷入

僵持, 社会对立加剧。 2013 年, 两名世俗反对派政治人物肖克里·贝莱德

(Chokri Belaid) 和穆罕默德·布拉希 ( Mohamed Brahmi) 先后遭暗杀, 突

尼斯再次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突尼斯总工会又一次行动起来, 邀请突

尼斯人权联盟、 突尼斯律师协会、 突尼斯工贸及手工业联合会组成全国对

话四方集团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2013 年 10 月 4 日, 全国

对话四方集团主持召开 “全国对话大会”, 突尼斯主要政治力量摈弃意识形

态和利益分歧, 一致同意解散现政府, 成立一个由技术专家领导的看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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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以确保社会和平和政治稳定。① 2014 年, 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
确立了三权分立、 多党制、 责任制政府等基本制度, 标志着突尼斯从专制

时代向现代政治时代的转变。 在突尼斯总工会的倡导下, 全国对话四方集

团成功通过全国对话协商实现了政府的重组, 保障政治转型顺利进行, 推

进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②

突尼斯总工会在后 “茉莉花革命” 时期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促进政治

调解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突尼斯总工会通过组织 “保卫革命委员会”,
填补了旧政权解体后的制度真空。 在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峙时期,
工会以第三方力量身份介入, 防止任一政治派系对统治权力的垄断。 突尼

斯总工会利用其组织资源将 “街头政治” 转化为制度化协商, 促进各方政

治力量达成共识, 保障政治转型顺利进行。 这不仅体现了其在突尼斯政治发

展中的关键地位, 也反映了其在政治转型时期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能力。

二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

突尼斯总工会是突尼斯政治性最为突出、 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社会团

体。 政治性社会团体是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大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其发展程度标志着现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程度。③ 作为有组织地参与、 影响政

治事务和政府决策的社会团体, 突尼斯总工会具有政治性社会团体成员构

成多元、 政策立场独立等一般特征。 而深厚的历史底蕴、 完整的组织结构

以及灵活的行动方式使其政治参与功能较其他社团组织更为突出。

(一)从政策立场看,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参与中保持独立自主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社群集合, 社团组织与以国家和政党等为代

表的 “政治社会” 相区隔, 使其成为整合社会多元利益、 防止政治竞争极

化的社会力量。④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作用的发挥亦基于其独立自主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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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立场。 尽管突尼斯政府一直尝试对突尼斯总工会加以控制, 但突尼斯总

工会坚持代表工人阶级和群众利益, 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不依附于任何政

党, 不受特定政治势力的限制。 突尼斯总工会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秉持政治

中立的立场, 与执政党、 反对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保持密切的关系, 与各个

权力机构建立沟通。 因此, 在关键历史时刻, 突尼斯总工会能够充当各方

都能接纳的调停者, 成为共识政治文化的载体。
突尼斯总工会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原因如下。 其一, 突尼斯总工会深度

参与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新政权的建立, 为其保持政治独立性提供了历史基

础。 突尼斯总工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使其在新政权成立

时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成为较为独立的社会力

量。 其二, 突尼斯总工会组织机构复杂, 基层组织网络完整, 政府难以对

其实现全面掌控。 尽管突尼斯总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掌控领导权, 但基层

代表机构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可以选择支持或不支持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

令。 因此, 在总工会的中央领导层面受到政府的打压或成为政府政治吸纳

的对象时, 地方代表机构依然能够保有 “内部独立性”, 保持坚定的革命立

场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在工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时刻维护工人利益, 并

自下而上地影响中央领导层的决策。① 例如, 在 “茉莉花革命” 初期, 由于

与本·阿里政权的利益牵连, 全国执行委员会对革命持保留态度。 在地方

工会的积极推动下, 全国执行委员会才转而支持革命。 其三, 突尼斯总工

会的行业组织分布广泛, 覆盖突尼斯主要经济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 使其

具有影响经济生产和社会运行的能力。 突尼斯总工会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影

响力一方面使其在财政上能够独立, 为社会运动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 另

一方面增加了其与政府或相关经济部门谈判时的筹码和议价能力, 确保了

组织游行罢工等社会运动的效果。

(二)从成员构成看,突尼斯总工会代表的政治和社会阶层广泛多元

与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相同, 突尼斯总工会的产生及发展轨迹与西

方国家工会有一定差异。 西方国家工会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后, 随着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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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出现的一种以劳工为主体的组织形式。
因此, 西方工会的成员构成通常以传统制造业、 公共服务业等行业工人为

主, 具有一定均质性。 而在突尼斯总工会创立时, 突尼斯社会仍处于以农

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前工业化发展阶段。 以劳资为基础的雇佣关

系和以部族、 族群为特征的传统社群关系杂糅在一起, 使无产阶级呈现高

度多元化的特点。 突尼斯总工会在成立之时便明确将自身定位于跨越阶级

的、 代表整个突尼斯民众的社会组织。 突尼斯总工会介于社会组织与政治

行为体之间, 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性质的组织, 还是一个政治参与的枢纽和

平台。 这一定位决定了突尼斯总工会不仅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而

且需要动员突尼斯社会通过政治参与实现突尼斯民众的福祉。

(三)从组织文化看,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

蕴深厚

突尼斯总工会的发展历程贯穿突尼斯现代史, 在突尼斯历史发展各阶

段发挥的重要作用赋予其较强的政治合法性和群众动员力。 突尼斯总工会

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期间, 与民族主义政党并驾齐驱的发展历程赋予总工

会其他社会组织难以比拟的历史合法性。① 突尼斯总工会在反殖民主义斗争

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了群众基础。 “茉莉花革命” 期间, 突

尼斯总工会展现出较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政治转型时期, 突尼斯总工会

成功促进各方力量达成政治共识使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得以巩固

和凸显。 近 80 年的发展历史和与政府长期的共存经验为其参与突尼斯政治

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和实践依据。
经过历史的积淀, 工会运动和工会文化已成为突尼斯政治文化的一部

分, 嵌入到突尼斯社会当中。② 突尼斯总工会所领导的社会运动塑造了突尼

斯社会的抵抗文化和集体认同感, 成为社会正义的象征。③ 这种文化根基使

得突尼斯总工会在社会中享有广泛的支持和尊重。 深厚的历史根基、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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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动员、 丰富的斗争实践以及其在突尼斯社会和文化中的深远影响共

同塑造了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政治社会变革中的关键角色, 使其成为政

治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突尼斯的工人运动和政治发展中占据不可

替代的位置。

(四)从组织结构看,突尼斯总工会的组织结构严密完整

在组织结构上, 突尼斯总工会拥有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 使其在政治

参与中能够调动各项资源。 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组织, 突尼斯总工会覆盖面

广、 层级化程度高、 决策机制较为完善, 这些特征确保总工会较为高效地

开展活动。 作为突尼斯唯一一个全国性工会, 突尼斯总工会拥有约 75 万名

成员, 汇集了全国各地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 包括工厂工人、 公务员、
医生等。 突尼斯总工会设立四个层级结构———国家、 省级、 行业和基

层———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 突尼斯总工会各层级机构均设有正式的办

公地点和专职人员, 配备完善的办公设施支持其日常运作和活动。
突尼斯总工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 由各地和各部门的代

表组成, 负责制定全国性的政策和战略, 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
突尼斯总工会最基本的单位是工厂、 企业或机构内部的工会小组。 这些小

组负责直接联络和服务其成员, 处理日常工作问题和争议。 多个工会小组

组成中间层级———省级和行业工会, 其委员会负责在更大范围内协调和管

理工会活动。 省级工会执行委员会由基层工会代表按省份选举产生, 负责

组织和协调该省的工会活动。 除了地理上的分支, 突尼斯总工会还按部门

建立了行业工会, 囊括了突尼斯几乎所有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生产领域, 如

矿业、 旅游业、 制造业、 教育、 医疗等。 这些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工会分支

机构确保了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工人诉求都能得以表达。①

在决策机制上, 突尼斯总工会采用中央集权管理模式, 通常每隔四年

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并制定未来战略方

向。 突尼斯总工会中央领导层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而非基层成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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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选举产生。 这一管理模式使得总工会能够较为高效地调配资源和制定议

程。 这种集中化、 层级化的决策机制将主要权力集中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和

秘书长手中, 使得总工会领导层能够通过给予特权和与各级工会代表结盟

来进一步巩固权力。① 尽管采用中央集权管理, 突尼斯总工会的地方分支享

有相对的自主权, 可以在必要时动员抗议活动。 各级组织定期召开会议,

讨论和决定工会政策和行动计划, 确保了工会政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与

此同时, 突尼斯总工会的地方分支与当地社区保持紧密联系, 使其拥有深

厚的地方根基, 能够自主有效地动员社区成员参加工会活动和社会运动。

(五)从行动方式看,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方式动态灵活

作为利益团体组织, 突尼斯总工会的主要宗旨是保障和提升工人利益,

但其原则立场包含了经济工会、 社会工会和政治工会的特征。 由于突尼斯

总工会在政治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突尼斯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根

据当时的权力博弈关系对总工会采取的政策存在差异性。 无论是开国总统

布尔吉巴通过个人威望树立 “克里斯玛” 型领导人的统治权威, 还是本·

阿里总统以有限多元主义巩固其强人统治, 突尼斯领导人都以既拉拢又控

制的方式利用工会组织。 作为法团主义组织, 突尼斯总工会拥有较为宽松

的政治活动空间。 但是,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统治政权下, 突尼斯

社会政治参与的方式有所区别。 突尼斯总工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具体的

政治和经济环境, 灵活地选择与政府合作或对抗。② 在政治气候较为宽松,

总工会与政府关系和谐时期, 突尼斯总工会选择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问题,

努力在维护工人权益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 例如, 在突尼斯独立初期, 总

工会与政府紧密合作, 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布尔吉巴总统试

图利用总工会的群众基础巩固新生政权。 总工会支持布尔吉巴推行社会主

义制度并参加了首届政府。 但是, 当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损害工人权益,

压制工会发展时, 总工会采取对抗立场, 采用罢工、 示威游行等更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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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组织表达诉求。 例如, 在布尔吉巴统治后期以及本·阿里统治时期,
随着国家治理问题日益凸显, 经济上全面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 总工

会与政府矛盾激化, 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 反对政府采取削减工人福利的

措施。①

可见, 突尼斯总工会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 通过合

作与对抗的动态平衡积极参与政策制定。 这种灵活性使突尼斯总工会不仅

能够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有效地维护工人权益, 而且确保其在突尼

斯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以实现社会进步和正义等长期

目标。

三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面临的现实困境

政治参与是政治行为类型的一种。② 同其他政治行为一样, 政治参与受

到结构性因素与施动者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

作用的发挥同样受到政治经济宏观结构和组织自身因素的影响。③ 根据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 物质生产力的变革是最根本的, 其变化引发生产关系的变

革, 进而带来政治社会制度的变革。 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

家事务、 实现政治权力和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④, 政治参与的效能受到经济

社会发展阶段、 政治体制等结构性因素制约。 同时, 一个集团是否会为增

进其共同利益或实现其共同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还取决于该集团的内部组

织能力。 因此,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效果与突尼斯总工会这一政治参

与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密切相关。 对于突尼斯总工会这一政治性社会团体

而言, 内部政治分歧、 基层地区差异制约着其政治参与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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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尼斯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导致总工会政治参与的妥协

性较为突出

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 一般来说, 经

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成正相关关系。① 突尼斯工会运动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突尼斯现代化进程受挫, 法国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殖民

主义经济促使突尼斯经济结构由自给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低薪雇佣劳动

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转型。 同时,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第三世

界的传播刺激了殖民地国家工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因此, 同其他中东国

家工会一样, 突尼斯工会的产生主要受外部条件的刺激, 而非自身经济社

会条件发展成熟的结果。 虽然突尼斯在 1837 年开启了现代化改革, 但直到

1881 年沦为法国 “保护国”, 突尼斯尚未出现工人阶级, 传统势力在政治经

济体制中占主导地位。 突尼斯工会是在法国殖民统治的压迫下和法国工人

主导的工会实践的影响下产生的。 内生性的缺乏导致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

参与中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 革命性较差。 尽管突尼斯总工会是 “茉

莉花革命” 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且在后革命时期审时度势推动政权平稳过渡,

但这一 “准革命” 性质的社会运动并不彻底, 未推翻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

的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很快回归原有的运行轨迹。② 当前, 突尼斯尚未完成

现代化进程, 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 工人阶级力量依旧薄弱, 工会运动的

作用难以发挥。 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 新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

没有完全确立的情况下, 社会运动这一政治参与方式难以催生出新的制度

和新的权力结构。

(二)突尼斯政治体制特点导致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趋于无

序化

不同政体类型下的政治参与具有差异性。③ 维巴等认为, 国家内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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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程度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呈现一种负向关系, 即权力越集中, 参

与水平越低。① 在统治权力日益集中的情况下, 突尼斯社会的政治参与被统

治者操控或限制。 当今,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突尼斯政治经济矛盾日

益激化。 在传统政治精英无力解决积弊的情况下, 反建制派领导人凯斯·

赛义德于 2019 年以无党派身份赢得总统大选并于 2024 年 10 月在投票率极

低 (27. 7%) 的情况下得以连任。 赛义德总统通过建立总统制、 压制反对

派、 削弱司法机构独立性等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窃取了 2011 年 “茉莉

花革命” 的果实。 以突尼斯总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再次进行社会动员,

通过组织罢工、 示威游行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向政府施压, 争取工人

权益, 维护宪法地位。 过于集中的权力制度、 长期存在的贫困和失业问题

成为当前突尼斯社会 “日常抗议” 的主要议题。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

制下, 政府极力压制社会组织的政策阻塞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建立对话的渠

道, 政治参与趋于无序化。

(三)政治定位和政党偏好上的内部分歧影响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

参与中的策略选择

突尼斯总工会拥有庞大的会员基础和复杂的组织结构, 内部各派系和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分歧, 在政治定位和政党倾向上摇摆不定。 这导致

突尼斯总工会活动范围过于分散而广泛, 对总工会的统一行动和决策构成

挑战。②

突尼斯总工会内部不同阶层对工会的政治定位存在分歧。 突尼斯总工

会的主要构成力量是政府雇员、 国有企业员工、 私有企业员工等拥有稳定

体面收入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 他们倾向于赋予工会更强的政治角色,

认为突尼斯总工会应该继续发挥政治作用, 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

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临时工、 失业人员等底层工人阶级则认为突尼斯总工会过

度参与政治会分散其关注点, 使其无法有效履行维护总工会成员利益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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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可能会导致总工会被政党利用, 失去独立性和公信力。 他们主张总工

会应专注于其传统职责, 即维护和提升工会成员的经济利益, 为工会成员争

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① 关于工会政治定位的分歧不仅影响了总工会内部

的决策过程, 而且造成工会内部的分裂, 影响了工会的统一行动。
突尼斯总工会内部政党倾向复杂多元。 突尼斯总工会在政党倾向上总

体较为中立, 通过在现有政党之间进行调解来发挥其影响力, 而不是直接

参与选举或支持特定政党。 但是, 突尼斯总工会内部构成较为复杂, 包含

了从左派到右派的不同组织, 因此政党倾向上也存在差异。 总体上, 左翼

力量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占主导地位, 总工会内部的世俗派领导层更倾向

于支持世俗左翼政党。 代表左派的教师工会、 医疗卫生、 邮政等行业工会

也表现得较为强势。 在伊斯兰主义势力日益复兴的情况下, 突尼斯总工会

成为左翼力量加强联系的平台。 在这一背景下, 倾向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

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于 2013 年从总工会分离出来, 成立突尼斯劳工组织

(Tunisian Labor Organisation)。 但是, 在基层组织层面, 大部分伊斯兰主义

者保留了其成员身份, 参与支持突尼斯总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突尼斯

总工会内部, 伊斯兰主义者认为总工会的左倾政治立场过于鲜明, 而左翼

分子则认为总工会对伊斯兰主义的包容和妥协影响了革命目标的实现。② 突

尼斯总工会内部对于政治定位和政党倾向的分歧导致其在发展方向上摇摆

不定, 总是在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之间徘徊, 使其难以真正引领工人运动,
通过政治参与推动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如何平衡不同政治立场和政

党倾向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避免内部进一步分裂仍是突尼斯总工会当前面

临的现实挑战。

(四)地区之间的诉求差异限制了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参与中的动

员能力

总体而言, 突尼斯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向沿海地区倾斜, 尤其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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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给予首都突尼斯市和中部沿海地区更多支持。 这

导致沿海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 而西部和西南部

地区相对贫困, 基础设施落后, 长期处于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状态。 地区

间的不平衡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也有所反映。① 内陆地区的地方工会对资源

分配的公平性和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尤为关注。 该地区的工会成员通常更

加支持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 希望通过工会的政治影响力来推动政府

关注并解决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因此, 内陆地区的工会组织在历

史上经常推动突尼斯总工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 例如, 在导致本·
阿里政权倒台的革命中, 内陆地区的工会组织发挥了先锋作用, 继而推动

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而沿海地区的工会成员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更关

注经济和劳动条件的改善, 不支持工会以激进方式参与政治事务, 主张通

过对话协商处理与政府、 雇主的关系。 区域间的紧张关系会加剧内部的分

歧, 使得工会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立场, 最终影响其动员能力。

结 语

工会不仅是保障工人群体利益的组织, 而且是表达广大民众政治社会

诉求的平台。 突尼斯总工会的出现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重要转折, 强大

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使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能够坚定表达民众意

愿和诉求, 维护群众利益。 突尼斯总工会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政治转型中的

作用丰富了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实践, 塑造了突尼斯抵抗文化和共识政治,
使其在突尼斯政治图景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突尼斯总工会成员囊括了

拥有不同政治倾向、 社会阶层、 职业背景的社会群体, 其多元异质的成员

构成赋予突尼斯总工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聚合修复能力。 突尼斯总工

会的政治参与渠道不同于政党, 不寻求通过选举参与政权的争夺, 而是通

过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走向。 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转

型中的作用表明社会组织的参与方式不限于游行、 示威或其他占领公共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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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社会抗争, 还构成了聚合不同政治力量、 弥合政治分歧、 促进政治共

识的平台。
突尼斯是较早开启政治现代化的阿拉伯国家。 突尼斯总工会以其文化

和组织优势通过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突尼斯政治转型进程。 突尼斯总工会所

承担的政治参与角色体现了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于历史的推

动作用。 然而, 受突尼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限制, 工人阶级力量弱小且分

散, 难以发动和组织彻底的民众革命。 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下, 突

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功能被过度限制。 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暴露出

一定妥协性, 其领导和参与的社会运动并未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 当今,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重组, 伊斯兰势力不断抬头, 西方建立的新自由主

义经济制度的缺陷日益凸显。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突尼斯政治经济矛

盾日益激化, 如何更有效地实现政治参与仍是突尼斯总工会当前面临的重

大挑战。

[责任编辑: 张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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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 UGTT)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e union with the greatest mobilisation capacity in Tunisia. As an important actor of politi-

cal participation, it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unisia

from the period of liberation struggle to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par-

ticipation of the UGTT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membership, independent policy position,

profound historical legacy, well-structured organization, and flexible modes of action. How-

ever, due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unisia, the UGTT is more

compromising. Tunisia's political system has also caused the UGTT's political particiaption les

structured. The oscillations in terms of political position and party preferences, and the dif-

ferent demands of the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UGTT i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a r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Labor Unions;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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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dy Owis Mohamed Ali / 295

Abstract: Egypt is rich in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 great histor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As Egypt's Cultural Heritage Pro-

tection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and val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dern Egyp-

tian government has enhanced a series of laws such as the “ Cultural monuments Protection

Law”, “Cultural buildings Protection Law”, and “Urban Planning Law” . This has greatly

promoted Egypt'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 Egypt has also launched a number of pro-

jects for promot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u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e-

conomy and marketization, th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gypt's Cultural Her-

itage Protection is facing huge dilemmas, such as repeated robbery of cultural monuments,

adverse impac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Egypt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backward tech-

nical standard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refore, the review and summary of Egy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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